
開放文學  -- 漢文樂團  -- 宇宙浪子
第八十八回  煙波江上使人愁

　　漢米頓．紐曼，加拿大人，經營旅行社有二十幾年，生意不惡。夫妻年過四十，膝下猶空，便透過互聯網，收養了一位克羅埃

西亞籍，七歲的戰爭孤兒。由於小孩的原名太長，又不易發音，便改名亨利．紐曼。　　世紀初網絡泡沫破滅後，美國有八成左右

的網絡企業破產，一時哀鴻遍野，失業的高科技人材比比皆是。但是資訊工業卻勢頭極旺，新技術層出不窮，新產品也屢見不鮮。

只是大家更重視資訊的應用面，太空事業一躍而為熱門生意。

　　二○○九年，加拿大的多倫多市舉辦了一個大型博覽會，主題是太空旅行。漢米頓也想進軍太空，在會中結識了一些業者，並參
加了一個講習會。最後投資五十萬美金，在月球上買了一塊土地，邀請幾位友人，合夥興建太空旅館。

　　不料幾年之內虛擬實境大行其道，人在家中坐就可以遨遊八荒，不僅沒有危險，而且各種感覺與現場完全一致。這種虛擬實境

的設備售價不高，由美金一千元到一萬元不等。而且節目齊全，從古代到當前、由太空到地球、自雪山到深海應有盡有。甚至可以

「租用」心目中的偶象相偕同遊，隨心所欲。

　　結果漢米頓的旅館沒有建成，錢卻花光了，還落得個詐欺罪名，幾乎破產。他只好賣掉一切，舉家搬到加州矽谷附近。這時亨

利十五歲，便轉學到柏拉奧圖一所公立學校。

　　和所有公立學校一樣，學生來此並不是為了讀書，而是參加一種社會饗宴，追求青春的樂趣。尤其在美國西部，拜經濟發展及

娛樂文化之助，有舉世最豪華的賭場，有聲色最誘人的影城，也有最寬廣的高速公路，任憑「法拉弟」飛馳狂奔！只是在這些表象

下，絕大多數都只是旁觀者，人人懷抱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，大做美夢！

　　亨利因為北約進攻南聯，對美國素無好感，但也不得不隨家搬遷。剛由加拿大轉來，一切都不習慣。早上九時，第一堂課便是

運動，各種球類、田徑、舞蹈等五花八門，總要把精力消耗得差不多了，大家才能安靜下來。

　　第二堂課不論是什麼，老師的聲音始終比不過同學此起彼落的呼嚕。就算沒有睡覺，學生也是懶洋洋的，有說不完的閒話，有

鬧不膩的把戲。

　　第三節最是難熬，因為快要午餐了。幾十年來，美國學生沒有挨過餓，人人期望的不是填飽肚子，而是如何變出最酷、最炫的

花樣。

　　這種制度據說是一些教育心理學家提出的，他們認為，中學以下的學生身體還在發展，不宜用腦過多。他們更主張，在自由自

在的學習環境下，寓娛樂於教育，把課堂變成馬戲團，效率最高。

　　不管理論正確與否，美國人奉若聖經，常有人用數字證明這種非凡的成果：二十世紀中葉以降，美國國力舉世第一，經濟第

一，軍事第一，科技第一。同時，從數量上看，資金流量、發明專利、諾貝爾獎得主、入境移民、能量消耗等等，在在都是世界第

一。

　　美國是個人主義的樂園，是功利精英的集合體，是「高爾夫」族的歸宿。第一就是第一，獲得了這項榮光，等於是戴上了一頂

皇冠！在精光鑽彩前，人們崇拜之餘，不會傻得去問是怎麼得來的。就如同球賽，冠軍就是冠軍，是一項永久持有的記錄，在金鑄

的獎盃後面，誰管未具名的一方是天災？人禍？抑或根本就沒有對手參加！

　　亨利看到的是，除了初來的移民學生，沒有人會四則運算（買不起計算機的人，是不可能來上學的），沒有人能背一首十四行

詩，沒有人知道愛因斯坦與米老鼠有什麼關係。考試時人人戴上無線耳機（當然要負擔得起），有人在場外提供答案。

　　校方不知道嗎？不重要，在愛的教育立場下，能把學生吸引進來，馬路上就少一些吸毒搶劫的失落仔。因為大美國社會問題優

先，家長忙於為經濟奮鬥，為自由盡力，付出了全部的時間精力，如果學校不能收容這些青少年，還有誰能？

　　在二十世紀八○年代，當日本挾其生產實力，大舉收購美國的專利、地產、公司時，美國正逢國債高築，失業率大漲的低潮，
人人問為什麼日本人能，而美國人不能。聯邦教育委員會發表的白皮書曾舉例說明，紐約市畢業的高中生，有七成看不懂紐約時

報。而在各級工廠中，也有約七成的勞工看不懂操作手冊。

　　到新世紀，這個問題更有了新答案。讀書識字有什麼用？微軟公司的創辦人比爾蓋茲連大學都沒有畢業，不到三十歲就成為世

界首富。他可以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，麾下的博士、超博士有上萬人之多。

　　而且這並不是特例，看看當今世界的十大首富、看看美國的國家英雄和偶像吧！他們有多少學問？有幾個能算數字、背詩文？

　　時代風氣、時代潮流引導著時代青年，天天做發財夢，要做明星，成英雄。本來嘛，在風花雪月的世界裡，除了風和花，就是

雪與月。

　　有一位數學老師，實在看不慣學生把腳蹺到桌上，有次只說了一句：「請你把臭腳放下去！」家長便鬧到學校，認為老師侮辱

學生人格！

　　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下，校長只好另請高明。不幸老師不好找，他千方百計才請到一位在大學教書的多年老友，暫時代課。

　　這位代課老師是日本人，名叫小原正三。個子不大，穿著一身不太合體的西裝，戴著一副眼鏡，文質彬彬的，彷彿風一吹就要

倒。講課聲音很小，又帶著濃重的鄉音，連坐在第一排的學生都很難聽懂他在說什麼。

　　這樣也好，學生老師各司其職，就算有人在課堂上大打出手，小原正三也只是笑笑，照樣講他的三次聯立方程式。

　　有一次，全校要去大峽谷旅行，各班分途自理，由一位老師帶隊。亨利這班選了小原正三。他一聽，小眼睛都瞇起來，說：

「我不喜歡旅行。」

　　學生說：「你是老師，你有責任。」

　　小原正三說：「我是代課的，而且我在大學工作很多。」

　　學生們意見一致，異口同聲說：「不行，你不去我們也不去。」

　　要出去玩，當然要玩個痛快，而最痛快的方式，是有人負責、無人約束！

　　小原正三一再推辭，又麻煩校長求情再求情。旅行也算是教育的一部份，辦不成功，校長的位置就難保！

　　小原正三提出一個條件，要每個家長擔保，如果子女行為不檢，家長自行負責，包括可能的賠償。這算什麼條件？每個家長都

相信自己的子女是最優秀的，絕不可能有不檢的行為，因此都簽了字。學生們見日本老師答應帶隊，也高高興興地準備大峽谷之

旅。

　　一路上風波不斷，尤其是亨利這一班。由於累積了多年的經驗，便利商店都有了對策，每當學生們成群結隊闖入時，店東們就

把各個角落的「看地的開麥拉」，一種隱藏式攝影機全部啟動。將人贓俱獲的證據收全，再找學校理論。

　　小原正三驗明證據確鑿，二話不說，當場掏腰包把問題解決了，然後把證據要回。同學們更是得意，真是選對了老師！不僅鬧

得痛快，還有人代付帳單！

　　到了大峽谷營地，大家都主張自由活動，小原正三說：「你們家長都簽了保證書，你們沿路胡作非為的證據都在我手上，那只

是一些費用，相信你們的家長都負擔得起。但是大峽谷地域廣大，很多地方沒有人煙，你們玩出問題，誰負責？」

　　同學們面面相覷，這才知道胡鬧是有代價的。

　　一位學生說：「老師，如果不能自由自在的玩，我們不如在營地睡覺。」



　　小原正三早有腹案，他拿出一疊文件，要每個人在上面簽名。文件上說，基於憲法賦與的權利，學生某某某要求自由探險，時

間是每天上午八時起，到下午五時止，其餘時間一律要配合團體活動。

　　不過是時間限制而已！怕什麼？於是，同學們痛快地玩樂。

　　第一天，大家都及時趕回。第二天，平均遲到了半個小時。第三天，等到七點鐘了，才陸續有人回來。八點鐘小原正三點名

時，還有兩位同學未歸隊。

　　同學們會心地微笑說：「老師別急，他們情濃意蜜，晚一點就回來了。」

　　小原正三再看看名冊，說：「是兩個男孩子呀！」

　　大家都笑了，一位學生說：「一男一女就濃不起來了！」

　　小原正三叫同學用手機和他們聯絡，不料兩人早把手機關了。小原正三埋怨說：「早就告訴過你們，手機要隨時開著。」

　　同學笑說：「那多沒情趣！」

　　男孩子出問題的機會不大，小原正三便不再多言。一直等到十點，營火熊熊，大家圍坐在火堆旁，但聞風聲忽忽，不見等待的

人影。小原正三急了，再遍傳信息，與同校其他班隊聯絡，卻沒人知道這兩個學生的下落。

　　不得已，小原正三打算報警。卻在這時，黑黝黝的林木中突然竄出一個影子，大家嚇了一跳。定睛一看，是失蹤的學生之一韓

福瑞。他滿身血跡，看來已經筋疲力竭，一見眾人便哭著說：「華盛頓被綁架了！」

　　小原正三連忙扶住他，一邊叫人取急救包，一邊拿了礦泉水，喂他喝了幾口。這才說：「不要急，慢慢說。」

　　韓福瑞猶自驚恐不已：「是地獄天使，有一大堆人！」

　　小原正三緩緩地說：「不要怕，他們在哪裡？」

　　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「在山上還是山下？」

　　「山下，河邊。」

　　「他們為什麼綁架你們？」

　　「他們把華盛頓……」韓福瑞一見同學們都張大了眼睛，羞得抬不起頭來。
　　「你怎麼逃出來的？」

　　「他們把我綁住，丟在一邊……」韓福瑞抬起頭，眼睛睜得老大，東看西望，心神難安：「我滾到河裡，繩子斷了……」
　　「那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　　「快天黑的時候。」

　　小原正三聞了聞韓福瑞身上的氣息，又查看一下他的鞋子。然後平靜地對大家說：「你們好好照顧他，不要驚慌，過了午夜我

和華盛頓就會回來！」

　　急救包拿來了，小原正三教導幾位女學生如何敷傷。又叫男生多找點木材，生一個大營火，務必要保持一定的亮度。吩咐幾個

精明強悍的學生在外圍做警哨，如有陌生人前來，不要遲疑，立刻報警。

　　小原正三安排妥當，正要離去，一個學生遞了一個手機給他，說：「老師，這是最新款式，您帶著吧！」

　　小原正三笑說：「有這個反而麻煩。」

　　「那我們怎麼和您聯絡呢？」

　　「不必，如果到一點鐘我還沒回來，你們報警就是。」說罷，大家只見他晃了一晃就失去蹤跡。

　　亨利正好坐在韓福瑞出現的林子旁邊，他和這些學生還沒有深厚的感情，只覺得心煩意躁，坐在一旁發呆。小原正三離去時，

只微微一閃就不見了，大家驚愕莫名，他卻看到一條人影如飛地投向林中。他一楞，本能地起身追去，但那黑影早已無蹤。

　　他還想追，昏暗中一個踉蹌，整個人都摔到荊棘裡了。同學們聞聲趕來，把亨利扶起，地上處處破罐頭、碎瓶子，亨利身上也

是傷痕累累。

　　有人問：「你怎麼跑到這邊來了？」

　　亨利說：「我看到老師跑過去。」

　　「你看到了？」

　　「只看到一個影子。」

　　「我早就知道，老師一定是忍者！」

　　「忍者？」大家都在電影上見過這種神奇的功夫。

　　「怪不得他來無影，去無蹤！」

　　「他身上一定有飛鏢！」

　　大家很有信心地等著，果然才到十二點，小原正三就揹著華盛頓回來了。

　　小原正三很有經驗地把華盛頓的傷處料理好，扶到帳蓬中休息。然後對目瞪口呆的學生們說：「各位同學，都給我到營火邊

來。」

　　這些孩子平素調皮搗蛋，此刻連大氣都不敢出，乖乖圍了過來，靜悄悄地等著聽忍者的教訓。連韓福瑞都強忍身上的疼痛，擠

到小原正三旁邊，滿臉欣羨的神情。這時，只有亨利因為腿上身上都被啤酒瓶割傷了，還躺在帳中休息。

　　小原正三環視眾人一週，慢慢地說：「大家注意聽著，你們都累了，今天看到的事都只是幻象。當我說一、二、三的時候，你

們就把這些事都忘掉。」

　　同學們已進入迷離狀況，小原正三又環顧一遍，這才說：「一、二、三！」學生們你望望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

事。老師接著說：「韓福瑞和華盛頓剛才迷路了，所以回來晚了一點。你們玩吧，我要通知其他的人。」

　　說罷，小原正三用力將一根枯枝往火堆一丟，霎時濺起大片火花。大家吃了一驚，嘩然一聲尖叫，人人都興奮了，各個將木頭

丟進火裡。有人打開音響，有人開始唱歌，有人翩翩起舞，營火會開始了。

　　亨利聽到喧鬧之聲，這才忍痛爬起來。見老師回來了，他正想詢問詳情，再看眼前鶯歌燕舞，他大感驚訝，怎麼大家還有心情

歡樂？

　　亨利拉了一個同學，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「什麼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「華盛頓呢？」

　　「回來了呀！他和韓福瑞迷路了。」

　　「迷路了？那忍者的事呢？」

　　「什麼忍者？」

　　「剛才大家都在說呀！」

　　「談忍者？那是電影！」

　　「老師呢？」



　　「老師怎麼了？」

　　「老師不是去救華盛頓嗎？」

　　「我看你神經不正常了！小日本老師？該是華盛頓去救他吧！」

　　亨利還不死心，連續問了幾個同學，答案都一樣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他相信剛才所見屬實，怎麼一轉眼就改變了呢？

　　等同學都睡了，他潛到小原正三帳前，輕輕地說：「老師，您睡了沒有？」

　　小原正三拉開帳門，問：「你怎麼還不睡？」

　　亨利說：「我有個疑問。」

　　「你說。」

　　「我怕老師不願回答。」

　　小原正三笑笑說：「你等一會，我們到那邊去談。」

　　樹林中陰陰暗暗的，只有一點火光微洩，四下蟲聲唧唧，山風鼓盪。小原正三找了一塊大石頭，兩個人坐下來。他說：「人生

一切皆是緣分，你問吧，我知無不答。」

　　亨利便問：「您是不是忍者？」

　　小原正三說：「不是。」

　　「那您是不是會催眠？」

　　「也不盡然。」

　　「那怎麼同學們都不記得剛才的事了？」

　　「我用的是意識控制法。」

　　「意識控制？那和催眠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　　「要說它是催眠法也無不可，只是意識控制相當於洗腦。」

　　「這不是超能力嗎？」

　　「我略知一二，還算不上是超能力。」

　　「世上有沒有超能力呢？」

　　「當然有，有人能寫程式、駕飛機、搞分子工程。」

　　「我不是指那種能力。」

　　「不要小瞧那種能力，當前的科學只是符合常識，而常識不過是現實的基礎。人永遠在追求，所追求的經常是超越常識的突

破，也就是你所謂的那種能力。如果連符合常識的能力都沒有，談超能力就是騙人的神話。未來的科學就是對時空係數的控制，不

是將時間提前變快，就是將空間擴大，昇到另一層次，做得到就是超能力。」

　　「我能學嗎？」

　　「當然能，但得一步一步來。」

　　「第一步是什麼？數學？」

　　「錯！第一步是自我控制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要自我控制？」

　　「如果不能自我控制，人就是身體的奴隸，身體不具意識，它是不管什麼時空係數的。人體獸性發作時，剩下的能力除了暴力

就是色情。像你這些同學以後的下場，你一定比我還清楚。」

　　「那我該在哪裡學呢？」

　　「不是在哪裡學，而是願不願學。」

　　「我願意學。」

　　「你願意學什麼？超能力嗎？」

　　「也不是，我只是覺得，人總要學些什麼，不然活著沒有意義。」

　　「好極了，回去以後我不願再代課了，你可以到我家裡來，我教你。要知道，我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一個中國和尚給了我

一套最原始的電書。只可惜電書很容易篡改，大家改來改去，結果書中原意盡失。我又沒有保存原本，後來再去找，已經難辨真

偽。所以只能就我所知，把我的心得傳授給你。

　　「不過，我必須先告訴你，人與人之間，信念的力量最大，人有信可以結合千萬人。意識控制只能用於個人，而個人力量再

強，也只是個人。所以，不到不得已，千萬不要輕易使用。你真的要學，就必須事先考慮清楚，一種不能隨便應用的本領，值不值

得花功夫學習？以我為例，十幾年來深藏不露，最後還是被你發現。」

　　亨利不解，問：「讓人知道有什麼不妥？」

　　小原正三說：「人間有人間的規律，如果有人告訴你，他是什麼仙神下到凡間，那百分之百是個騙子。因為仙神之所以成仙

神，是經過無數世代刻苦修煉，瞭解了人世的真相才能超脫的。仙神怎麼可能糊塗到再插手人間事務？

　　「一個人若具有莫大的神通，那就是一種考驗。所謂真人不露相，有了能力而不干預人間世，就表示有成真的機會。否則炫耀

己能，以神通示人，目的何在？若非為了私怨，就是為了私利，這種人就算一時『神氣活現』，遲早要身敗名裂。」

　　回學校後，小原正三果然再不來教書了。同學們只是有些遺憾，剛剛喜歡上這個小眼睛的日本人，人就走了。

　　亨利跟著小原正三學了兩年，頗有心得，他謹守師訓，深藏不露。但是年輕就是年輕，他在一本科學雜誌上寫了幾篇論文，引

起人工智能學界的注意。高中畢業後，東部的麻省理工學院寄來了入學通知。

　　亨利不願離開師父，但小原正三認為學業是應用的基礎，堅持他前去就讀。亨利的父母並不知道他拜師的事，也一力勸說，不

應該放棄這麼好的機會。

　　這時麻省理工的機器人設計領導群倫，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，與卡內基學院、史丹福大學三足鼎立。亨利的不試而取，是一個

基金會推薦的。美國人已經感到時機迫促，再不努力突破，科技的優勢將化為烏有。

　　亨利一進大學，立刻就與一位女郎愛倫陷入愛河。最初，他自以為有自我控制力，作風瀟灑，完全不以為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

走進愛倫家前院，抬頭見她在二樓臥房窗前，正與一個男孩擁吻。突然間火山爆發了，他衝進愛倫家，大叫大罵。

　　愛倫和男孩柯本下到一樓，對亨利的反應，她一點都不覺得驚訝：「你不是自詡自制能力很強嗎？」

　　亨利怒火未熄：「這和自制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「那麼控制一下你自己！」

　　「我就是不要！」

　　「不許在我家撒野！」愛倫也吼起來。

　　「我這叫撒野？那他算什麼？」亨利妒火中燒，衝過去一拳揮到情敵頭上。

　　「住手！」

　　「妳嚷什麼！我揍妳！」



　　「你敢？」

　　「我為什麼不敢？」

　　愛倫的母親驚慌地跑下來，愛倫說好說歹，才把母親勸回去。然後她拿起話筒，對亨利說：「你走！不然我報警！」

　　「好！我走！」亨利冷靜了點，回頭就走。

　　「哼！有些人只會吹牛。」愛倫在背後說。

　　「管他！這種人多的是，走！我們到樓上去！」柯本說。

　　亨利心中一頓，平素他誰都瞧不起，這回不能認輸！他返過身來，盯視著男孩，一字一字地說：「這裡沒你的事了，你回去

吧！」

　　柯本立刻說：「好，那我什麼時候再來？」

　　「你不認識她！不必來了。」

　　男孩應了一聲，逕自向門外走去。

　　愛倫看呆了，連叫：「柯本！柯本！你怎麼了？」

　　柯本好像沒有聽見，愛倫急追過去，抓住他的手。柯本回頭看她一眼，一副素不相識的神情，他用力把手一甩，大步跨出門

口，揚長而去。

　　亨利往沙發上一坐，仰頭望著天花板微笑。

　　愛倫糊塗了，問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亨利笑道：「妳說我吹牛，我就吹給妳看。」

　　「柯本怎麼了？」

　　「我叫他走。」

　　「奇怪！突然間他就不認識我了！」

　　「我可以讓所有的人都不認識妳。」

　　「這就是你說的意識控制？」

　　「正是！」

　　愛倫突然一驚，說：「原來你要控制我！」

　　亨利連忙解釋道：「沒有，我從來沒有用在妳身上。」

　　「誰知道？」

　　「我愛妳，妳也愛我，不需要用手段。」

　　「哦！我知道了，當我不愛你時，你就要用了。」

　　「老實說，對柯本，我用了一點手段，但不是對妳！」

　　「當然不是對我，把我身邊的人都趕走了，我必然屬於你！」

　　「不會的！我不會這樣卑鄙！」

　　「有道理，卑鄙的都是別人！」

　　「我沒有這樣說！」

　　「何必說呢？柯本卑鄙，因為他愛我！對吧？」

　　「不是，我愛妳，只有我真正愛妳。」

　　「你愛我！你不過把我當作性伴侶！」

　　「愛倫，妳怎麼會這樣想？」

　　「誰知道哪一天，你又認為愛我是卑鄙的事，一走了之！」

　　「怎麼會呢？」

　　「那麼證明給我看！」

　　亨利急了，很想用意識控制她。但是，他記起小原正三諄諄告誡，千萬不要用這種手段對付身邊的人，一旦失去信用，後果將

不堪設想。

　　那怎麼證明呢？對了，亨利靈光乍現，分明愛倫是用那個男孩逼自己求婚！有何不可？對他而言，控制自己是再容易不過的

事，結婚就結婚！

　　亨利想到做到，他雙膝一軟，跪在愛倫面前說：「愛倫！請妳嫁給我吧！」

　　滿天陰霾，霎時盡掃。愛倫笑著、哭著，撲進亨利懷中，兩個人熱情地親吻，頓覺世間甜蜜無比。

　　「你快回去，換件像樣的衣服，晚上正式向我父母提親。」愛倫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一把推開亨利，急急吩咐道。

　　亨利特意租了一套新衣，買了禮物。剛走到愛倫家門口，便聽到她歇斯底裡的叫聲，顯然她正和父母親吵架。

　　亨利駐足一聽，原來自己下午一時情急，把愛倫的母親嚇壞了。兩老相當堅持，認為這個年輕人脾氣不好，不贊成這門婚事。

　　亨利敲門進去時，愛倫已負氣上樓了。亨利心平氣和地向二老坦白，他知道何時該軟，何時強硬，不必使用任何技巧，問題便

迎刃而解。

　　只是世事絕不像外表所見的那樣簡單，當亨利得意地告訴愛倫：「紐曼夫人，妳的雙親已經向我們祝福了。」

　　愛倫睜大了眼睛，說：「你又用了什麼手段？」

　　「這種事哪裡要手段？」

　　「是，我父母頭腦簡單！」

　　「妳怎麼能這樣說？」

　　「我就是這樣想！」

　　「我好好解釋了下午的事，妳父母接受了。」

　　「你不覺得奇怪嗎？不論我怎麼說，他們就是不聽。」

　　亨利伸出雙臂摟她，口中說：「咱們別談這事，已經過去了。」

　　她閃身避過，冷冷地說：「對我而言，惡夢才剛剛開始。」

　　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　　「我是說，你已經控制了我父母，遲早你就要控制我！」

　　「我要控制妳？」亨利實在受不了了：「要控制何必等到今天？」

　　「哼！我就知道，反正誰都逃不出你的魔掌！」

　　「愛倫，我愛妳呀！我要妳做我的妻子！」

　　「是的，做一個鐵籠子把我關起來！」

　　亨利想起小原正三的忠告，人與人之間唯一的聯繫，是一個「信」字。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喪失信心時，言語就完全被扭曲



了。

　　尤其是重視個人自由的美國人，他們最怕受人操縱。難道「自由」不也是一種操縱嗎？誰有真正的自由？先天上，一舉一動早

就設計在基因中了；後天裡，社會行為又無一不是環境作用的結果。人的成見決定了意識型態，受到某些觀念操縱後，便固化難變

了。

　　亨利當然知道這些道理，只是感情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單純。但不論他如何解釋，每當愛倫覺得他是正確的時候，便警覺地

以為那是一種手段。

　　愛情原是清晨的露珠，烈日一曬，馬上化為朝霧。

　　雖然後來亨利又結交了幾位女友，但他意識控制的手法已廣為人知，誰都不信任他了。他乾脆濫用意識控制，不論什麼名媛嬌

花，要她們就範，百無一失。等到膩了，一個指示，立刻勞燕分飛，不留一絲遺憾。

　　這種遊戲剛開始頗為新鮮刺激，等到習以為常，亨利隨時可以解決性壓力，便覺得味如嚼蠟，心靈上更加空虛。到最後人人怕

他，人人躲避他。男性把他當作死敵，女性視若惡魔，一見到他，閉著眼回頭就逃。

　　亨利決定把精神放到學業上，不幸他的名聲太壞了，教授們好奇地把他當作研究對象，同學們則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。

　　機器人的控制比人更難，因為機器沒有意識，設計機器的人也不知道什麼叫意識。雖然亨利知道，基於過往的經驗，大家都提

防著他，不願把心得與他共享。

　　那時，麻省理工的控制理論領先群倫，在工程上也頗有斬獲。正因為其成就眾所公認，某些成見便成為前進的包袱。比如說，

他們所設計的生化神經元，能通過學習產生認知。按照既有的邏輯發展下去，總有一天，機器人就會產生意識。

　　亨利不以為然，但是他的話沒有人敢相信。誰知道他不是利用了催眠術？被催眠的人是察覺不到自己的錯誤的。

　　更不幸的是，亨利既不能接受生化神經元的控制理論，當然就無法在原有的系統上，實現他對意識的認知。當時的科學重視實

驗，無法實證的理論，就是沒有價值的幻想。這個享有盛譽的名校，當然不容許任何邪門外道猖狂。

　　二○一三年，一部超小型的智能微機問世了，令人難以思議的是，那部微機具有意識！沒有人願意相信，但是也沒有人能夠否
認！

　　那是以概念網絡設計的中樞控制器，具有一應的常識認知，任何系統只要外加一些語言模組，就能和人溝通。

　　亨利是在一家公司看到的，當時工程師正設法建立語言翻譯模組，在實際應用中，才發現漢字有概念基因的結構，而英文缺

如。他們就算對照著漢字基因，把英文字一一對應上去，其資料所佔的空間就大得不可思議。

　　亨利當機立斷，他放棄學業，決定投身這個新計劃。

　　不幸，他的名聲壞到極處，那家公司不久也知道了，沒有人敢冒「被控制」的風險，亨利被業界視為不受歡迎的人物。東岸不

留人，他便回西岸。誰知原本廣袤的世界，如今天羅地網四布，不久，西岸一樣把他看作惡魔。

　　亨利走投無路，想回去向小原正三求教，不料他倚為長城的老師已不知何往。他空負一身本領，這時卻無所容於天地間。

　　一天，他在洛杉磯的好萊塢日落大道上踽踽獨行。在上個世紀六○年代，這裡本是嬉皮士的大本營，到九○年代又成為雅皮士的
天堂。現在雖然沒落了，燈紅酒綠依舊，只是光彩黯淡了。

　　在這裡新生的一代自稱為追仙族，他們吃著解放丸，喝著烈酒，男男女女，一個個脫得精光，隨時隨地瘋狂地追逐嬉戲。

　　亨利深恨自己被意識控制所害，竟然淪落到求生無門的絕境。當然，他可以輕易地混餐飯吃，混個高級旅館睡覺，只要他願

意，他可以為所欲為。但是這又算什麼？這和欺騙有多少分別呢？

　　有幾個人圍在一處，亨利探頭一看，人群中央有兩個人正相互毆打。地上已經倒下了兩個，只見一個身強力壯的男子，一拳又

一拳地揮在另一個青年頭上。青年搖搖欲墮，一點反抗的機會都沒有。

　　旁觀者一個個面無表情，好像司空見慣一樣。

　　亨利忍不住，擠到內圍，對壯漢說：「夠了，夠了，休息一下吧！」

　　壯漢果然歇手，望著那渾身是血的青年說：「怎麼樣？服了吧！」

　　亨利問：「他還有什麼不服的？」

　　壯漢說：「他們兇得很，三個大學生打我一個。」

　　亨利對圍觀的人群說：「戲演完了，大家請便吧！」

　　壯漢猶自忿忿地說：「文憑有什麼用？我的拳頭硬！」

　　「是，你已經證明了。」

　　「當然，這是強者的世界，弱肉強食！」

　　「那也未必，拳頭只能稱霸一時。」

　　「一時又怎樣？強就是強！」

　　「一時很快就成過去。」

　　「那又怎樣？我如果不強，今天挨打的就是我！」

　　對呀！亨利想想自己的遭遇，為什麼要在乎別人的看法呢？要做就做個強者！正如壯漢所說，如果不做強者，只有挨打的分，

難道有人寧願挨打？就憑自己的意識控制能力，把別人當作牛馬，又有何不可？

　　亨利想通了，他自稱真理教主，開始物色弟子，要教出最強的強者。他要在各個地方調教出最強的人，只要控制這些弟子，就

能控制世界。

　　不久他又發現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。一旦有了小小的能力，人就開始自炫自滿，在惰性驅使下，一味追求感官的滿足。

　　亨利設法激勵門徒競爭，仍然無效，反而促成大家成群結黨，狼狽為奸。

　　倒是那片小小的智能中樞，看上去一點力量都沒有，人人卻搶著為它建立各種介面。不到幾年光景，竟然成為資訊主流，透過

網絡，緊密地聯成一體。更可驚的是，在二○一四年後，微分子技術成熟，那個中樞已濃縮到芝麻大小。
　　亨利立刻把中心思想調整為對抗那個智能晶片，為了擴大影響力，他訓練了上千個「化身」。這些化身能力有限，卻能深入各

地，只要遇到有興趣、肯追求的年輕人，就送上一張地圖，上面寫著：「要追求真理嗎？」

　　二○二二年，正當亨利忙於整頓門戶，把幾個不爭氣的門徒汰除時，具有自我意識的電腦聯盟成立了。並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國
度裡，為人民作出了極大的貢獻。

　　亨利馬上警覺到，有意識的電腦聯盟組成了，最終必然是對全人類的意識控制。果真如此，電腦將是世界上最強的強者，人類

勢必永受奴役。

　　只可惜想追求真理的人不多，等電腦城大量興建，人們滿足於各種周全的服務，連反對電腦的聲音都逐漸稀薄了。亨利改弦易

轍，從有宗教信仰的人下手。怎奈對大多數人來說，宗教信仰只是一種習俗，很少人想瞭解到底所信的是什麼。

　　亨利雖能運用意識控制，偏偏在這個時代，電腦城裡的人除了做夢還是做夢。做夢的特色就是沒有意識，沒有意識的人與禽獸

毫無分別。就算他有再大的神通，要想控制獸類，得以食色而不是意識作誘因。

　　亨利失望已極，轉向逃離電腦城的人，情況也沒有多少分別。意識容易受制的人多沒有能力，控制一個便多一個負擔。能力強

的都有自己的意識，遇到了便是一場爭戰。



　　直到前兩年，亨利在一個他征服的基地，阿迦那峰頂的陣列電波望遠鏡所在地的新發現，才讓他有了轉機。那裡有幾個留守的

天文學家，他們收到一系列的信息，據分析，是來自ＮＧＣ六六五六人馬座ＪＵ一二五○星球附近。
　　雖然傳來的密碼一時尚無法破解，亨利相信這是與外太空文明接觸的契機。他急於突破現狀，便主動與一些反電腦聯盟的人士

聯絡，希望共同努力，爭取外援，推翻電腦當局。但是光靠池塘水分的蒸發，終究難成氣候。大家對外太空訊息各有不同的解讀，

傳來傳去，最後完全變了質。

　　等遇到法蒂瑪與衣紅等人，他已吃了大虧。朱仁再一出面，他知道在地球上可以說沒有存身之處了。

　　還有什麼退路呢？金星當然不能去，月球太小，木星、土衛六都前途未定。最後只剩火星可以考慮，再加上黑金剛是個可用的

籌碼，便有了這段公案。

　　於是，像太極圖般，陰陽互動，最後又回到原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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